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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与内容提要

女小说家布丽吉特·奥贝尔（月则蚤早蚤贼贼藻粤怎遭藻则贼），一九五六年出生在法
国戛纳。她父亲在电影院工作；因此，她从小就在电影中成长。她十岁

开始写作，曾当过电影脚本编写者。现在她已是法国著名的侦探小说

家。其主要作品如下：《医生的四个儿子》，《铁玫瑰》，《加勒比安魂曲》，

《改头换面》，《杰克森维尔的恐怖》，《林中死神》（被译为英文）等。其

中，《林中死神》获法国侦探小说文学大奖。

本作品的女主角埃莉斯，一位是三十三岁双目失明，坐在轮椅上的

四肢残疾的哑巴。她的残疾使她不能与他人交流，可是她的头脑清晰，

能很好地听别人说话。小说建立在她的内心自语和个人的思索，以及

对外界环境的描写上。

她和她的伴娘伊薇特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区的滑雪站去疗养。她们

万万没想到这是一场真正噩梦的开始。

她们刚到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陌生人在她们周围转悠。给

她们送来了一大块牛排，又打电话问是否好吃。第二天，在这个地区就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年轻女子在一间弃屋被害，她赤裸的尸体被

钉在一块木板上。埃莉斯想她们是否吃了人肉。在冰天雪地的世界

里，这场噩梦远远没有结束。故事的结局完全出乎意料。一系列的凶

杀案触目惊心。她们也成了凶杀的对象。

虽然埃莉斯自身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她不屈不挠地与这些人

渣斗智。最后在伊薇特和休闲中心的几位寄宿者的帮助下，终于战胜

了邪恶，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

全书情节复杂，悬念四伏。写作手法与众不同。作者以一个特殊

的盲哑女侦探的亲身经历来展现故事，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由于她对

声音十分敏感，所以，作者对各种声音描绘得丝丝入扣。让读者和她一

起去感受这黑暗的世界。她的无声的呐喊，似乎是要让人们去思索如

何保持高度警惕，在面对各种邪恶时，如何以更多的爱心和理智来建设

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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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介绍

ÔÂ "ÔÁ " 女小说家布丽吉特·奥贝尔 月则蚤早蚤贼贼藻粤怎遭藻则贼的姓
名缩写

埃莉斯·安德里奥利（耘粤为埃莉斯的姓名缩写） 坐在轮
椅上的智勇双全的残疾女侦探

伯努瓦 埃莉斯的前男友

托尼·梅尔西耶 商船海员，埃莉斯的男友

维尔日妮 托尼的女儿

费尔南·安德里奥利 埃莉斯的叔叔，建筑承包商

伊薇特·霍尔津斯基太太 埃莉斯的伴娘

让·吉尧姆 管道工，伊薇特的男友

玛莉翁·埃内坎（伽斯塔第） 银行世家的后代

索尼娅·奥瓦尔 歌舞厅工作的小姐

莫罗 老牧羊人，索尼娅的养父

朱斯蒂娜·隆巴尔 盲人画家，费尔南的女友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寄宿者

让原克洛德 摄影爱好者，行动不便
玛佳丽·代拉嘎多 儿童型神经病患者

爱米丽·多芒热 先天愚型患者

克拉拉·利纳尔迪 精神幼稚症患者

贝尔纳 肥胖型残疾人，患“冈塞尔综合症”和强迫症

拉艾蒂蒂娜·卡斯戴利 脚残疾人

克里斯蒂安 弱智，假装喜欢模仿说话

莱奥纳尔·德·坎塞 爱好天文学，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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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太太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厨娘

雨果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护士兼司机，受害者

亚纳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的教练员

法朗辛·阿祖尔 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主任

玛蒂娜·巴斯卡利 护士

艾尔凡·佩耶 滑雪教练

维洛尼克·根 滑雪女教练

凯万·戴斯特雷利 滑雪者

克拉利老爹 卖奶制品的老牧羊人

菲利浦·洛里厄 副警长

贝尔特朗上尉 特种兵

罗杰尔·斯纳贝尔 治安警察

莫雷尔 年轻实习警察

让德鲁 治安警察

波兰纳 治安警察

法齐 治安警察

马克 治安警察

梅尔冈狄 治安警察

迪皮伊 治安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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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疯人院是为了让那些没有被关进去的人相信

自己还没有丧失理智。”

———蒙田

天在下雨。瓢泼大雨叭叭地拍打着窗玻璃⋯⋯

不！我这不是在小说中。不是在那本描述两年

前我们在布瓦西原科隆布经历的小说中。在当时，
那一系列儿童被杀害的惨案曾引起社会上很大的轰

动。记者们就像被子弹打中的苍蝇一样纷纷掉落在

布瓦西。也许是多亏了我才解开此案的谜底，记者

蜂拥而来，他们采访我，还在电视里播放了对我的采

访节目。

后来，我把我的故事卖给了一位侦探小说作家，

出版社出版了题名为《林中死神》的书。

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平静！

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恢复平静。人们在修复伤

口，企图把它忘了。可是，只要有一个孩子迟到一刻

钟，他妈妈的心脏几乎就要停止跳动。

是这场雨又让我想到那本小说。一场大雨⋯⋯

雨停了。

我把我的电动轮椅向窗子驶过去，我的前额贴

着冰凉的窗玻璃上。已经是一月份了。但是，如果

夜里这场雨还不停，就可能变成下雪。我很想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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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的气味。一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到山区去，我

特别高兴。

我很想看看花园，我非常喜欢在大雨中的冬天

花园。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读过那本小说的人都

知道我是三年前一次爱尔兰爆炸案的间接受害者：

我瘫痪了，双目失明，不会说话。直到去年，我还只

能用我的左手的食指来表达，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接受了多次手术。最近一次开刀后，我的左

臂能动了。然而，我仍然是一个看不见，也不会说话

的人。

“您在窗口干什么？您会着凉的。”伊薇特突然

出现在我的身后，对我嚷嚷。

我举起手表示让她安静。

“随您便吧！托尼先生来过电话了。我听不太

清楚，海边天气不好，他让我转告他对您的亲吻。”她

接着说。

伊薇特不喜欢托尼。她故意叫他“先生”。托尼

可并不在乎别人是喜欢或是不喜欢他。

我想像着他正站在被海浪冲刷的平台上。我想

像的至少是一个只是我在我手指缝中曾见到过的一

个男人的模样。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长相，因为是在我出事后我

才与他相识的。

在那次电视报道我的节目中，我是用举手或放

下手来回答问题，就像在做“鸽子飞”的游戏那样。

有时我会想像那么多在电视里看到过我的人是什么

样的人，我感到这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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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粤（埃莉斯·安德里奥利的简称），不锈钢轮椅
明星，面对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您困坐在轮椅上

是怎样解开这件惨案的谜底的？”“出版社是否准备

出版‘铁女人’系列侦探小说？”“您是否会和托尼·梅

尔西耶结婚？”

不，我没有和托尼结婚。正如爱情信使向我建

议的那样，我不想在能肯定我们相互感情之前就匆

忙投入新的情网中。何况，托尼他本人也没有向我

求婚。事实上，他又干上了他在酗酒前的老本行：商

船海员，他一直在四海漂游。他的女儿维尔日妮在

巴黎的一家寄宿学校上学，那是一所为受过刺激需

要心理治疗的儿童开设的专门学校。

我的女伴伊薇特也没有嫁给管道工让·吉尧姆，

尽管他们很相爱。“到我们这把年纪，再上市政府登

记有什么用？而且，我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她悄悄

地对我说。让也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好，他也有自己

单身汉特有的习惯，因此，完全接受这样的安排：伊

薇特还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他们一块儿过，

让每周到我家来住两三个晚上。

最近他不在当地。他接到了在布列塔尼的一个

大工程合同：整修一座古老的小城堡，全部粉刷，重

新铺装老式石瓦和老式管道。

啊！有电话。

“这是您的电话！”伊薇特大声地叫我。

我把我的电动轮椅开到电话机旁。伊薇特把电

话听筒贴近我的耳朵。

“您好，埃莉斯·安德里奥利。我是 ÔÂ "ÔÁ "（布
丽吉特·奥贝尔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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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多么巧合！是为我写书的作者！

“我冒失给您打电话，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与您有

关的信件。我把它用传真给您发过来。”她对我说。

我用手指头在电话听筒上敲了一下，这表示“同

意”。敲两下是“不行”。

“我希望您一切顺利。我要走了，再见。让我拥

抱您。”

你靠我赚了那么多钱，你当然要拥抱我⋯⋯但

是，是谁差一点被活活烧死和掐死呢？那是我！而

你，你只是拿起你的笔，就这么一下子⋯⋯你就可以

来钱了！

传真机在响。伊薇特把纸撕下来，看了一眼。

“我一点也不明白。”她喃喃地说。

我“急了”。她什么时候才给我念这张传真件？

什么时候传真件会有盲文？我学过盲文，已经会自

己对付了。

“我给您念。”

这已经够拖拉的了。

“亲爱的小姐，您也许能够欺骗大众，但是欺骗

不了我。当我在电视里一看到您，我已经知道真相。

您是一个天使。”

见鬼！他怎么猜的呢？

“您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之一，是来与邪恶兵团作

斗争的。我能从他们愚蠢自满的样子认出他们。”

可是，不，你念吧⋯⋯

“您明白吗？”伊薇特喃喃地说，又接着念：

“我无法抗拒：只要一看到天使，我就感到身上

的所有的魔鬼都会苏醒。他们骑在我身上，他们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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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我，所有的魔鬼中最蛮横的是欲望。我希望欲望

能把我引到您的身边。向您致意。德·沃尔。”“我认

为，这是一个玩笑。”伊薇特一边揉着纸一边下结论。

我拿起一直放在我膝上的小记事本，迅速地写

下我的要求：“请你给 ÔÂ "ÔÁ "打电话，问她这封信是
从什么地方寄来的。”

“那好，就依您的。可是，如果对所有写给您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要注意的话⋯⋯”

我是谨慎的，宁可把事情核实一下。我一点不

想成为某些没有关起来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疯狂发

泄的对象。

“喂，您好，我是伊薇特·霍尔津斯基太太，我要

和 ÔÂ "ÔÁ "通话，请叫一下⋯⋯啊！算了⋯⋯谢谢，
再见。”

伊薇特把电话挂上。

“我们正好错过五秒钟；她和我们打电话时就叫

了一辆出租车，她要去日本。她是去举行巡回报告

会的。好了吧⋯⋯我给您泡杯茶？”

我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德·沃尔”。这个德·沃

尔公民让我感到十分不安。

我们一起静悄悄地喝茶。伊薇特情绪不太好，

因为让花掉很多钱买赛马彩票，最近他全都输了。

让特别喜欢玩赛马彩票。那些刮开来看数字的彩

票。让也总是替我买赛马，彩票下注那匹黑色———

杰克马，我从来没有赢过。啊，不：有过一次，我赢了

十法郎，给了维尔日妮。

我一想到要去滑雪山区就很激动！我并不是去

参加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轮椅滑雪比赛。我的

缘

楔

子



叔叔费尔南住在尼斯，他在卡斯坦有一座小别墅，一

个内地小型家庭滑雪站。他殷勤地请我去那儿住一

段时间。那儿的空气新鲜，有阳光，我可以坐着轮椅

在刚下过雪的雪地上⋯⋯我们过两天就出发。让、

托尼和维尔日妮将于二月放假的时候来和我们会

合。我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伊薇特整理了三遍

箱子，看看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我们带了连指手套，

保暖袜和保暖内衣，穿上了都可以去（尼泊尔）安纳

布尔纳峰。

然而，最讨厌的是现在收到这封疯子的信。伊

薇特可能是对的，这肯定只是一个玩笑。侦探小说

的读者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可能有一个读者想：

“瞧！我要吓唬一下这个可怜的残疾人⋯⋯我要看

看她是否是那么能干⋯⋯”我想像这个人是一个先

天有缺陷的人，脖子上仔细地围了一条白丝绸围巾，

脚上穿了一双神甫穿的那种笨重的皮鞋，带着一只

公文皮包，里面塞满了一些字迹不清的手稿。他坐

在巴黎一家酒店的最里边，一边抽着吉普赛人牌的

香烟，一边摸着脸上的粉刺；他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着

描述我的冒险经历的那本小说，一边使劲地冷笑。

我在电视上露脸了，可是他呢，他要算算钱看是否够

付他喝的蹩脚咖啡，那是一种用过两次的咖啡渣泡

的。生活是多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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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到了山区。我穿得暖暖的，好像一个女王坐在

滑雪道的山脚下。伊薇特对我十分的负责，给我套上了我的

旧的孔雀蓝的连裤衣，穿上了我叔叔借给我的鲜红的靴子，头

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皮帽，帽子两边的羊皮护耳让我感到很痒，

我都出汗了。太阳特别好，可是我一点也不能不戴帽子，甚至

连我的头发还得被裹得严严的。伊薇特照顾着我，只要盖在

我身上的苏格兰毛毯滑下一点点，她就要把它放正，一边向我

叙述她看到的场景：

“又有一个人摔了，他差一点撞到一棵树上⋯⋯另外一个

人连带他的冲浪滑雪板，真是一个真正的公众祸害⋯⋯您还

要一点茶吗？”

我用手势表示不要。我们坐在加拿大山房的平台上，这

是滑雪站的一个战略要点。所有在这个地区度假的人总会经

过这儿。我偷偷地把左手举向我的皮帽，马上就听到伊薇特

果断的声音：

“绝对不行！冷气就是从耳朵里进来的。您是要得感冒

才心甘，是吗？”

我没有感冒。我听过气象广播，今天气温是五度。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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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法让伊薇特明白我们不是在西伯利亚的冻土高原露营。

我不想和她辩论。

我听到电动吊缆滑动的金属声，听到人们的笑声，相互招

呼声，小孩的叫声。有一个婴儿在哭叫，他的妈妈在试图劝住

他不哭，“不要哭”，他不哭了。我一直听着。我感到自己吸满

了新鲜空气。我将要晒太阳，我的脸色将很好。我摸到了自

己的杯子，小心地拿到嘴边。

“埃莉斯·安德里奥利！您是埃莉斯·安德里奥利，对吗？”

一个女人在我身后叫着。

我吓了一跳，把杯子打翻了。

“我是悦蕴酝孕粤匀的法朗辛，”她接着说。
悦蕴酝孕粤匀？什么意思？
“您的叔叔告诉我您要来这儿。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

当然这不是很难的，我想在这儿不会有很多像我这样坐

电动轮椅的漂亮的年轻瞎女人。

“对不起，埃莉斯小姐不能回答您。”伊薇特用像“玛丽·安

托瓦妮特对平民说开门的时候再来”的特有的口气对她说。

“我知道，我知道，安德里奥利先生向我解释过。您的叔

叔，他可真是个好人！他是我们最慷慨的捐助人之一。”

她在说什么呢？

“他告诉我：您肯定很乐意参观我们的中心，和我们的寄

宿者认识。您是他们的榜样⋯⋯您就是霍尔津斯基太太吧，

您是一个忠实的助手！”她接着对伊薇特说话。

“是啊，是的。我没想到⋯⋯”受宠若惊的伊薇特神气活

现地说。

“可是，大家都听说过您！瞧，我把我的书借给了我所有

的朋友。这个故事是多么可怕呀！尤其是当大家知道这是一

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后，感到更可怕了！啊！您们一定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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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恐惧的时刻吧！哎呀，请原谅我，我们的班车来了，我要

走了。我给您们留下我的名片，打电话给我约见面的时间。

再见！”

“她走了，”伊薇特告诉我。“她上了一辆绿色的面包车，

车上有印着黄色的字母，我从这儿看，看不清楚。她给我们留

了一张名片⋯⋯让我们看看⋯⋯啊：她是‘法朗辛·阿祖尔主

任’，名片下方写着：‘成年残疾人高山休闲中心’，还有电话号

码呢。”

我开始明白了。那个女主任是想把我展现在她的寄宿者

面前，证明一个人虽然残疾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我那个混

蛋叔叔还没有事先给我打招呼。总而言之，这很可笑：我不能

说话，我也不准备用哑语给他们做报告。

“她看起来很不错，”伊薇特对我说，“但是她有点⋯⋯呃

⋯⋯感情外露。她穿的玫瑰红的花的保暖衣服与她一点也不

配；她穿了显得更胖了，本来她这个人就并不瘦，您还想要一

点越橘饼吗？”

我用手势表示不要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吃了两张薄饼

了，我活动不多，不能无节制地吃东西。

“好吧，好吧，可是我还是要再吃一张！高山的空气新鲜，

我的胃口也好，我还没吃饱。”伊薇特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她

要再到柜台去买饼。

我总算喝下了一口已经凉的茶水。我听到了年轻人的声

音，他们在欢笑。他们互相打闹，叫喊着。我想到我年少时，

也是这样，我快速地爬着这些斜坡，脸冻得红红的，特别高兴。

我还能感到我脚踝的紧张，背部的震动，令人陶醉地在雪上滑

动。我和伯努瓦一起越野滑雪。我们在闪闪发亮的粉状雪中

滑动。我们穿上越野滑雪的雪橇飞快地做循环练习动作。这

套崭新的器材可能还在地窖里，我们是在事故发生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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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好像被判了终生监禁，而监

狱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算了，不要有这些负面的想法，我总不

能当众哭哭啼啼。

“埃莉斯⋯⋯”

我听到左边有声音，很轻的声音。又有一个熟人突然出

现吗？

“埃莉斯⋯⋯”

我挥挥手表示听到了。

“我有一个礼物送给您。”那个温柔的声音接着说。

我的一个崇拜者？我感到有一只手碰到了我的手，那是

一只皮肤干燥且热呼呼的手，他把我的手指放在一个塑料口

袋的把手上。

“后会有期⋯⋯”

我手里拿着塑料口袋，发呆地坐着。

“我回来了，您该再吃一张饼：这饼可好吃了！”

伊薇特笨重的身体坐了下来。

“这个塑料口袋是什么玩意儿？”

我把塑料口袋递给她，在记事本上写着：“你看到一个人

对我说话吗？”

“但是⋯⋯如果有人和您说过话，您自己也会知道的！”她

嘴里塞着饼回了一句。“不，我没有看到什么人，但是这里有

那么多人⋯⋯这是什么东西呢？⋯⋯一个礼品袋！谁给您礼

物了？”

我很快地写着：“是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你把口袋打

开吧。”

打开包装纸的声音。

“哎呀！这实在太荒唐了。一块裹着保鲜纸的牛排！怎

么能想到把牛排包装起来当礼物送人，这真逗！送牛排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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